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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中国文化传统上和谐的典范＊

赵治中

（丽水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丽水　３２３０００）

　　摘要：陶渊明与社会和官场能平和共存，与友朋和亲人和好相处，行为与内心平衡相安，与自然浑
融相剂，堪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学传统上和谐的典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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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爱好人生者：陶渊明》一文中，林语堂盛赞：

　　陶渊明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上最

和谐的产物，不期然而然地浮上我的心头。陶渊明也

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１］１２５

事实上，陶渊明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学“最和

谐的产物”，而且堪称为典范人物。可惜的是论断虽有，却

未很好阐发。其中有些阐述，如：

　　陶渊明代表一种中国文化的奇怪特质，即一种耽

于肉欲和灵的妄尊的奇怪混合，是一种不流于制欲的

精神生活和耽于肉欲的物质生活的奇怪混合；在这奇

怪的混合中，七情与心灵始终是和谐的。……陶渊明

的心灵已经发展到真正和谐的境地，所以我们看不见

他内心有一丝一毫的冲突，因之，他的生活也像他的诗

一般那么自然而冲和。［１］１２５－１２６

宣扬“奇怪混合”论，如从天使与魔鬼的“耽于肉欲和灵的妄

尊”角度来说，则颇有些玄乎；如说的是人的物质与精神，即

正常的生活需求与高尚精神境界的结合，倒可理解。述说
“七情与心灵始终是和谐的”、“看不见他内心有一丝一毫的

冲突”，却是与陶渊明的实际不符。诗人也遇到过困境，甚

至有过尖锐的矛盾与激烈的冲突，由于他善于化解与从容

应对，困惑得以解脱，思想得以超越，最后才取得与社会的

和谐，与他人友好共处，身心平衡相安，与自然浑融相剂。

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和谐指的是个体与社会、个人

和他人、自身外在的生活方式与内心世界、人与自然能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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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和睦相处，身心平衡相安，物我浑融。在这些方面，陶

渊明是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

一

人类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

界里面。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独立于世界之外，离开现实

社会而生活，离开历史的发展而生存。陶渊明自不例外，也

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与社会和官场构成一定关系，并要处

理好种种关系，如：积极用世与丑恶现实的矛盾、个人与官

场及官僚的矛盾、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矛盾。

作为没落庶族地主出身的陶渊明，自少就接受儒家教

育与道家思想的影响。陶渊明“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运行”

（《拟古九首》）的豪侠热血，青年时佐君立业、治国安邦、“大

济苍生”的功业壮志，“猛志逸四海，蹇翮思远翥”（《杂诗十

二首》）的义勇豪气，使得诗人积极入世，很想为天下干一番

事业。但是，晋王朝内忧外患交并，政治危机四伏，局势异

常混乱，玄风畅行，释道昌盛，仕途险恶，文人命蹇。陶渊明

的壮志与豪气、建功立业的愿望，与动荡的社会、黑暗的政

治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与激烈的冲突。然而，诗人并不乱闯

蛮干，瞎碰硬撞，而是“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闲

静少言，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或击壤以自欢”（《感

士不遇赋》），终以宁静的志趣化解了外在的矛盾与内心的

冲突，超然事外地在农村读书和躬耕，过着洁身自好的生

活，以求心灵欣豫自适。陶渊明养志以待时，对社会仍有所

期待，处世态度还是积极的。

壮年时期，陶渊明迫于生计，也为实现夙志，曾多次出

仕。出仕期间，陶渊明在官场与官僚、政客构成了一定的社

会关系。在这期间，诗人就碰到为贫而仕与“质性自然”的

矛盾、折腰与守节的冲突。

２９岁时，陶渊明因“亲老家贫”，曾出任州别驾祭酒。

由于职事鞅掌，矫厉逆性，而上司王凝之出身于门阀世族，

又是愚顽的道教徒，狂热而自负，在其门下诗人自然的质性

得不到张扬，与官场社会的奉迎拍马作风势必发生冲突。

陶渊明“禀气寡所谐”（《饮酒二十首》），“不堪吏职，少多日，

自解归”，以离职来化解矛盾。在家中幽居期间，“州召主簿

不就”，诗人宁可“躬耕自资，遂抱羸疾”［２］，避开可能产生的

矛盾。后来，由于桓玄有建立勋业的抱负，一度又成为讨伐

司马元显的盟主，陶渊明于３５岁出任桓玄参军。参军一

职，虽能参与机要，还有颇多的升迁机会，但随着桓玄私欲

的膨胀与杀夺篡位野心的暴露，诗人又于３７岁那年冬天借

母丧而离开桓玄。“聊为垄亩民”，陶渊明暂时避开混乱的

时局与倾轧的官场。４０岁的陶渊明，原以为刘裕可挽救晋

室，故附义旗而起，出任镇军参军。刘裕打着讨桓玄的旗

号，任人唯亲，翦除异己，阴谋篡晋，又引起诗人厌恶，以至

心存戒惧。任职不足半年，陶渊明又远离刘裕而归田。４１
岁，诗人再入刘敬宣幕。“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乙巳

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又因上司辞职而再度离

开了军幕。

陶渊明出任彭泽令，一为“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二

是亲故“多劝”；三是叔父的推荐。由于诗人“质性自然，非

矫励所得……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序》），终于在郡遣

督邮之时解印挂冠，“守拙归园田”：

　　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

緼袍之为耻。（《感士不遇赋》）

对于黑暗的政治与混乱的政局，晋朝不少士人好走极

端：“通脱一过分，那便就形成对于传统事物概行反抗的看

法了。这么一来，人间是狂乱的……服用五石散那样奇怪

的药，披散着头发，乱穿着衣服，现出逸出常轨的行为”［３］３０。

而陶渊明对王朝与军阀，既不能像嵇康那样“刚肠疾恶，轻

肆直言”，“每非汤武而薄周孔”［４］，也不愿像山涛、向秀那样

深陷世俗之中，与统治者同流合污，成为“俗物”，而是选择

了一条辞官归田的道路。正如李泽厚所指出：

　　陶潜坚决从上层社会的政治中退了出来……采取

的是一种政治性退避。……所以只有他，算是找到生

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论人生感叹

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对农居生活的质朴爱恋中

得到安息。陶渊明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

托。［５］

又是“政治性退避”，化解了陶渊明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与官

场的对立，结束了“为人所羁”、“违已交病”的屈辱生活，求

得“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实现了人生价值的转换，寻求一

种更高的生命境界。

辞官归田以后，陶渊明靠躬耕自资而生活，与上层社会

接触少了。此后，诗人家境每况愈下：４４岁庐室遇火灾，以

后浔阳又连遇兵燹；５０岁以后痁疾加剧几乎病死，又碰上
“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怨

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的自然灾害，生活已有些困苦；

“老至更长饥”，陶渊明晚年更是陷于馁饿困境，得靠借贷度

日。出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与失望，陶渊明构筑了桃源理

想：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

艺。春蚕收收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

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

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

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桃花源诗》）

陶渊明在汲取老子的“寡民”、孟子的“王道”、庄子的“同

德”、墨子的“自食其力”、《礼礼运》的“大同”世界、伪《列子》

的华胥国的理想，又发展了阮籍、鲍敬言的“无君”、“无臣”

思想，借助于田园生活的实景，再经诗人心灵的点化与理想

的洗涤，创造出一个没有战乱、没有王权、没有赋税，人人劳

动、平和安乐、自足适性，人与自然共生、和谐共处的理想社

会。

　　在这个世界中，和平代替了战争，宁静代替了纷

２ 丽 水 学 院 学 报　　　　　　　　　　　　　　　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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嚣，富裕代替了贫困，淳朴代替了智慧，诚实代替了虚

伪，欢乐代替了苦恼。［６］

这是一个十分和谐而欢怡的社会：人与社会协调，人与人和

悦相处，心不“劳智慧”，体不疲惫，人与自然共生共荣。陶

渊明在现实社会中寻觅不到社会的和谐，就在心灵中构筑

桃源理想，用来对照现实的缺陷，让后人在理想社会的激励

下克服或改变现实的不和谐。

从年轻时的养志待时，中年时的退避官场，到晚年的构

筑桃源理想，陶渊明理智地化解了个人与社会的种种矛盾

与冲突，终于能与社会、官场平和共处。

二

尽管一生活动范围不大，经历也不复杂，陶渊明也还是

接触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其中有在职官僚、退职小吏、

地方绅士、高僧隐士、诗朋文友、田夫野老，以及家人子女

等，与他们构成不同的关系。

官场人物中，除前面已谈及的几位上司外，尚有王弘与

檀道济。王弘曾任江州剌史，对陶渊明是“甚钦迟之，后自

造焉。潜称疾不见”。后来，王弘先遣人于半道置酒邀诗人

引酌，自己再前来相见，“遂欢宴终日。潜无履，弘顾左右为

之造履……潜便于座申脚度焉”［２］。“称疾不见”，这表明陶

渊明交友讲原则而不苟且；接受宴请与馈赠以济穷，又表现

出诗人的圆融品性。尽管两人“逝止判殊路”，陶渊明也虚

与委蛇，犯不着与之绝交，当面给王弘以难堪。

檀道济继王弘任江州刺史，对陶渊明也极敬仰，曾登门

造访，规劝为官。诗人因政治见解和人格品性与檀有歧异，

对其政治说教则以“何敢望贤，志不及也”而婉拒；“馈以梁

肉，麾而去之。”［７］诗人并不因为不耻檀之所为，而采取过激

的行为。

颜延之和渊明交往频繁：“深心追往，远情逐化……伊

好之洽，接阎邻舍。宵盘昼憩，非舟非驾。念昔宴私，举觞

相诲”［８］。颜先留钱二万给陶，陶死后又为之作《诔》，可见

两人“情款”，交谊深厚。

高僧慧远与渊明时相过从，曾有“虎溪三笑”故事流传。

一次，慧远答应他入莲社可破例饮酒。渊明终因其宣扬“神

不灭”论和因果报应的教义，以及人生态度不同，而“遂造

焉，忽攒眉而去”［９］。慧远可以成为陶渊明方外之交，但陶

与他始终保持距离，显得有些隔膜。陶既不皈依佛教，又避

免与慧远作正面冲突。

陶渊明与周续之、刘遗民号称“浔阳三隐”，表明他们形

迹类似，思想相通。但渊明与他俩的人生道路与思想倾向

有别：周先“入庐山事释慧远”，后又出仕，还应檀道济邀请

去城北讲礼校书。渊明曾因他“不应辟臣命”，引之为“意中

人”；又因为他“身为处士，时践王庭”［９］，曾写诗微讽，并规

劝他“从我颖水滨”。最后，终因“路邈”，心灵彼此阻隔。刘

遗民是先“遁迹匡山”，后又讲禅。陶渊明只是归田，“不应

征命”，既非隐士，又不信佛禅。然而，这些并不影响他们彼

此相交，颇有情谊。

在渊明的诗朋文友中，有退职官吏、地方绅士，如庞主

簿、丁柴桑、戴主簿、郭主簿、羊长史、张常侍、殷晋安等。因

其“合志同方，营道同述”［１０］，性情相投，生活相近，他们常

以诗文相酬唱。

陶渊明与田夫野老，虽有阶级出身的差异、文化教养和

生活习性的不同，会存在着某些隔阂，但由于诗人能坦诚待

人，平等相处，与他们频繁交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五首》）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

思。（《移居二首》）

共话农事，相与回家，闲时相思，更邀饮酒。他们之间关系

融洽，情谊纯朴，真挚深厚。

“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杂诗十二首》）对待家

人，渊明是敦亲睦族：父早逝有“望瞻勿及”之叹，对母亲是
“一欣侍温颜”，真是事亲至孝；又十分友爱弟妹。从《祭程

氏妹文》和《祭从弟敬远文》等文章中，看出他们平日关系融

洽，友谊深厚。

渊明与妻子的关系，尽管有过“室无莱妇”之叹，妻子也

会因为生活艰难而埋怨丈夫，但从“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

与其同志”［７］、“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

妻锄于后”［１１］，可知他们是志同道合，节操相类，做事配合，

当属伉俪情深，琴瑟相调。对于子女，渊明是舔犊情深，和

蔼慈祥：“既见其生，实欲其可。”（《命子》）生子之喜悦与期

待之殷切，溢于言表。“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儿子贪

玩懒耍，学业无望，诗人虽有责备，亦充满爱恋。“天运苟如

此，且进杯中物。”（《责子》）尽管有些无奈，渊明还是直面现

状，达观地处理望子成才与诸子不才的矛盾。

　　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汝辈稚小家贫，

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苦何可言。（《与

子俨等疏》）

子女生活艰难，陶渊明“固为子女忧”，且深为自责。因笃于

天伦，怜子心切，诗人可以化解对儿子的埋怨与责备。

陶渊明自少接受儒家“仁民爱物”的学说，汲取墨家“兼

爱”的主张，还受佛家慈爱为怀的影响，故具有仁者的襟怀

和达士的胸次。正因为如此，诗人才会在诫子书中提出“四

海皆兄弟”的训诫，在送一力给其子时有“此亦人子也，可善

遇之”［２］的仁慈嘱咐。有仁者的襟怀和达士的胸次，陶渊明

自然会善待各类人等，与他们和睦友善，友好相处，和谐发

展。

三

在人生历程中，每个个体与自身也构成一定的关系，其

外在行为与内心世界也会产生矛盾与冲突。

在世族地主掌权当政的时代，陶渊明直到２９岁才入

仕。而自少养成的田园情趣，使诗人与官场虚伪拘谨的作

风产生尖锐的矛盾与激烈的冲突。为了生计和理想，陶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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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出仕而进入官场。在官场上，他有“为人所羁”的烦恼与
“与田园疏”的无奈，故“少日，自解归”。行役在外，“遥遥从

羁役，一心处两端”，“驱役无停息，轩裳逝东崖”（《杂诗十二

首》），“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辛丑岁七月……》）。风

尘扑扑，奔波不停，使诗人叹行役、倦宦途。“日倦川途异，

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经曲阿》）在官场生活几年以后，

陶渊明终于认识到“林园无世情”与恶俗，只有辞别“人间”

（官场）回到“山泽”才能保全自己淳朴的性格和自然的本

性。

后来迫于生计，陶渊明再度出仕。可终因“质性自然，

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

序》），还是诀别了官场，结束多年”一心处两端“的羁旅生

活。”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

闲。“（《归园田居五首》）田园山林是诗人理想的生活场所，

美好的精神家园。故一回到田园山林，陶渊明便似找到人

生的归宿，就能结束“为人所羁”的烦恼，产生“复得返自然”

的欣喜，获得身体的自适与心灵的自由，身心平衡相安。

在生计方面，陶渊明出生后就家道中落，家境贫困：

　　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

疏》）

少而贫病……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

……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絇纬萧，以充粮粒之

费。”［６］

壮年以后，陶渊明生活状况也没有转好，经常叹贫哭穷：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

己。（《饮酒二十首》）

辞官归田以后，诗人物质生活仍是困窘的：

　　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咏贫士七首》）

到了晚年，陶渊明更是陷入生活难以为继的绝境：

　　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

迁。（《怨诗楚调……》）

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有会而作》）

诗人穷到靠借贷度日，最后是“偃卧瘠馁有日”。

“贫富常交战”，作为庶族地主出身的陶渊明，受到如此

生活的煎熬，他心怀悲悽而不能平静。然而，诗人是“道胜

无戚颜”（《咏贫士七首》），安贫若素。“道胜”者，是指他以

道家的“抱朴守真”和儒家的“固穷”节操作为精神支柱。他
“甘贫贱以辞荣”：“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

二月……》）因而对物欲要求甚低：“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

阳。”（《杂诗十二首》）“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饮酒二

十首》）“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移居二首》）故能“无

戚颜”：“环墙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

也。”（《五柳先生传》）

“固穷夙所归”（《有会而作》），固穷作一种道德操守与

人格凝聚，使陶渊明在困境中能从容应对饥寒，心甘情愿地

过着清贫的生活。固穷不仅坚定了诗人贫居依稼的生活态

度，而且使他在生活煎熬中有悠然自得的豁达气度。

生死障碍，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和逾越的。“夫死生得

失之大者，故乐莫甚矣，哀莫深矣！”［１２］乐生惧死，亦人之常

情。汉末魏晋时期，由于政治的黑暗与社会的动荡，人生短

暂的生命意识的觉醒，对人生的空幻和对死亡的惶恐，已成

为时代的典型音调。

陶渊明“也不能忘掉死”［１３］，不隐瞒自己对死亡的恐惧

与忧虑：“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还旧居》）“从古皆有

没，念之中心焦。”（《己酉岁九月九日》）对年华及衰与身后

空无，诗人“常恐”与“心焦”，颇有几分无奈与苦涩。“今我

不为乐，知有来岁不？”（《酬丁柴桑》）面对死亡威胁，渊明不

免萌生及时享乐的想法：“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

酉岁九月九日》）“命室携童稚，良日登远游。”（《酬刘柴桑》）

浊酒自陶，命室远游，都是诗人为消释生命焦虑而作的努

力。

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有生必有死，早终

命非促。“（《拟挽歌辞三首》）陶渊明由于受到老庄思想与

玄学自然观的影响，认识到生命并不神秘，而是一种自然现

象，一个自然运行过程，其规律是无法抗拒与改变的。因

而，诗人能直面人生，正视死亡，超越生死与寿夭的界限。

“形迹凭化迁，灵府常独闲。”（《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辞三首》）陶渊明顺应

自然，以委运任化的自然哲学来解脱生死问题的困扰，消弭

对死亡的恐惧，表现出特别放旷明达、静穆坦荡的态度，超

越了当时的士人和后世的封建文人。故梁启超才有如此论

断：

　　若文学家，临死时，从从容容，视化如归，临凶若吉

的留下几篇有理趣之作品，除陶渊明外象没有第二

位。［１４］

面对出仕与归田、贫困与固穷、命促与惜生，陶渊明都

能不以出处劳形，不因贫贱忧心，不因命促焦虑，能化解面

临的种种矛盾，消释心理的冲突，最终获得心境的宁静，生

活的谐和。

四

人与自然，是人类与外部世界的最基本关系。自然是

人类生存的环境和劳动实践的对象，因而，人类的命运始终

与自然的存在和发展休戚相关。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

也是自然的存在物（又属社会存在物）。它的一切都来自于

自然，受自然力的影响和制约。因此，人类与自然虽有区

别，却始终是相互依存的。

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与知识水平低下，人类无法

解释自然现象及其变化，对自然常常因畏惧而顶礼膜拜。

神秘的自然似与人类对立，原始文学中的物我也是两立的。

先秦时期，自然逐渐为人类所认识与利用，人们开始摆脱神

秘主义传统而迈入价值论系统。这时期的文学，开始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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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当作劳动和生活的背景，或当作比兴的媒介与引发感情

的工具，或作为道德的比拟与精神的象征。这时期的自然

与人类虽不再对立，但仍然是相分离的、不平等的。徐复观

曾指出：

　　自然向人生发生的比兴的作用，是片断地、偶然地

关系。在此种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占有明显的地位；所

以也只赋自然人格化，很少将自己自然化。［１５］

汉魏以来，自然已被看成客观整体，开始由外在世界进

入人们视野，客观物体为人们所观赏，成为“寻访”、“散怀”

与得“道”之所，人类与自然进入双向交流、平等对话的阶

段。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对于

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

他们随手写来，都成妙谛，境与神会，真气扑人。［１６］

晋代士人以虚灵的胸襟欣赏自然，既发现自然美，又寄于自

然物以深情，这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进入到了物我契合、天

人合一的境界。

陶渊明从爱好自然到心甘情愿地转向自然，并把整个

身心都寄托到自然，自然成了诗人主观生命情调的投射对

象，进而使诗人与自然对接，心灵与造化冥合。陶渊明与自

然的关系，确已进入了一个冥合浑融的新境地。

陶渊明笔下的自然，当以围绕田园生活、吟咏田园美

景、洋溢田园情趣的作品最多。田园作为乡居之自然，给诗

人提供广阔的活动空间和调节心理的场所，因而陶渊明对

它倍感亲切，认为它可居可乐。

山水，是人们游赏的场所，诗人行乐的自然。陶渊明从

中感受到山林泉泽的优美，自然生态的和谐。

　　山涤余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洋洋

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载欣载瞩（《时运》）

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

丘。（《游斜川》）

陶渊明笔下是山川旷远，境界澄净，新苗欢舞，游鱼自驰，鸣

鸥翻飞，峰峦迭翠。和谐的自然山水，让诗人“游目”称心，

读者从中感受作家温厚的襟怀。

四时节侯和晴雨朝夕等自然现象，陶渊明也作了正面

描写。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

舒。（《拟古九首》）

自然现象被诗人发掘出美来，并加以情趣化与人格化的描

写，使其变得鲜活而富有生命，让人感受到诗人对自然之亲

切，诗人与自然的浑融和谐。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陶渊明最早把自然作为独立的

审美观照对象和艺术表现的主题，是他将田园山水引进诗

歌的领域，使其有了自己的空间与美学价值，因而赢得“自

然诗人之宗”［１７］的美誉。

更为重要而突出的是，陶渊明“把田园山水作为精神的

故乡和灵魂的归宿，使自我与自然浑融回流、默契相安。在

主体和客体的和蔼、人格与自然的合一方面，陶渊明堪称古

代作家的楷模”［１８］。

朱光潜在《陶渊明》一文中，深刻地阐明：

　　打破了切身利害相关的小天地界限，他的世界中

人与物以及人与我的分别都已化除，只是一团和气，晋

运周流，人我物在一体同仁的状态中各徜徉自得……

他把自己的胸襟气韵贯注于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

跃，情趣更丰富；同时也吸收外物的生命与情趣来扩大

自己的胸襟气韵。［１９］

陶渊明已化除物我之间的区别，达到人、我、物在平等自由

之层面沟通的境界。既由心及物，我化于物，将自己的胸襟

气韵“贯注”于外物，又由物及心，物化于我，“汲取”外物的

生命与情趣来扩充自己。这种物我契合和谐、浑融回流相

剂的境界，是时人和后人都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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